
关于举办西安科技大学
第八届“西科杯”翻译大赛的通知
各学院（部）：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中外交流日趋频繁。翻译作为中外沟通交流的桥梁和实用性技能，正在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和影响。为加强我校学生英语基础知识训练和应用能力培养，并为爱好和擅长翻译的学生提供交流学习的平台。经研究，决定举办西安科技大学第八届“西科杯”翻译大赛，现将大赛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主办单位
教务处、校《高教研究》编辑部、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二、承办单位

共青团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分团委。
三、参赛对象及比赛形式
全校有正式学籍的在校本科生均可报名参加。

比赛形式为笔译实践，汉译英一篇（详见附件）。
四、竞赛流程

西安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14年第1期刊登竞赛规则、竞赛原文和参赛券，参赛者也可以学院为单位到人文与外语学院领取原文（临2-227，复印有效），或在教务处网站下载。参赛者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翻译后于截稿时间前以学院为单位将译稿交至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辅导员办公室（临2-227），由大赛组委会组织阅卷工作，选出获奖选手。
五、竞赛译文格式要求

参赛译文请用空白A4纸打印（字体：Times New Roman，小四，1.5倍行距）。译文前另附一页，将填好的参赛券打印或剪贴在此封面上。译文正文内请勿书写译者姓名、地址等任何个人信息，否则将被视为无效译文。每项参赛译文一稿有效，恕不接收修改稿。
六、竞赛日程安排

报名及领取译文时间：2014年 8月27日- 9月3日每天下午16：00-17：00。
报名及领取译文地点：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辅导员办公室（临2-227室）。
截稿时间：2014年9月25日下午17：00。
交稿地点：人文与外国语学院辅导员办公室（临2-227室）。
    成绩公布：比赛结果将于2014年10初公布，参考译文及评阅者的译文评论将刊登在西安科技大学《高教研究》2014年第2期上。
七、奖项设置
本次竞赛分英语专业组和非英语专业组，各组奖励一等奖2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10名，对获奖者颁发奖品及获奖证书。
八、参赛须知

1、参赛译文必须独立完成，如有抄袭现象则取消参赛资格。
2、所有参赛者报名、取题、交稿需按比赛规定方式在规定时间完成，否则参赛无效。
附件：西安科技大学第八届“西科杯”翻译大赛竞赛原文及参赛券
教务处   
校《高教研究》编辑部   
人文与外国语学院
2014年8月25日
参赛券（请沿虚线剪下，贴在译文前加的封面上，译文正文内请勿书写译者姓名、地址等任何个人信息）
（参赛券复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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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西科杯”翻译大赛参赛原文：
写给母亲

贾平凹

人活着的时候，只是事情多，不计较白天和黑夜。人一旦死了日子就堆起来：算一算，再有二十天，我妈就三周年了。 

三年里，我一直有个奇怪的想法，就是觉得我妈没有死，而且还觉得我妈自己也不以为她就死了。常说人死如睡，可睡的人是知道要睡去，睡在了床上，却并不知道在什么时候睡着的呀。我妈跟我在西安生活了十四年，大病后医生认定她的各个器官已在衰竭，我才送她回棣花老家维持治疗。每日在老家挂上液体了，她也清楚每一瓶液体完了，儿女们会换上另一瓶液体的，所以便放心地闭了眼躺着。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她闭着的眼是再没有睁开，但她肯定还是认为她在挂液体了，没有意识到从此再不醒来，因为她躺下时还让我妹把给她擦脸的毛巾洗一洗，梳子放在了枕边，系在裤带上的钥匙没有解，也没有交代任何后事啊。 

三年以前我每打喷嚏，总要说一句：这是谁想我呀？我妈爱说笑，就接茬说：谁想哩，妈想哩！这三年里，我的喷嚏尤其多，往往错过吃饭时间，熬夜太久，就要打喷嚏，喷嚏一打，便想到我妈了，认定是我妈还在牵挂我哩。 

我妈在牵挂着我，她并不以为她已经死了，我更是觉得我妈还在，尤其我一个人静静地待在家里，这种感觉就十分强烈。我常在写作时，突然能听到我妈在叫我，叫得很真切，一听到叫声我便习惯地朝右边扭过头去。从前我妈坐在右边那个房间的床头上，我一伏案写作，她就不再走动，也不出声，却要一眼一眼看着我，看得时间久了，她要叫我一声，然后说：世上的字你能写完吗，出去转转么。现在，每听到我妈叫我，我就放下笔走进那个房间，心想我妈从棣花来西安了？当然是房间里什么也没有，却要立上半天，自言自语我妈是来了又出门去街上给我买我爱吃的青辣子和萝卜了。或许，她在逗我，故意藏到挂在墙上的她那张照片里，我便给照片前的香炉里上香，要说上一句：我不累。 

整整三年了，我给别人写过十多篇文章，却始终没给我妈写过一个字，因为所有的母亲，儿女们都认为是伟大又善良，我不愿意重复这些词语。我妈是一位普通的妇女，缠过脚，没有文化，户籍还在乡下，但我妈对于我是那样的重要。已经很长时间了，虽然再不为她的病而提心吊胆了，可我出远门，再没有人啰啰嗦嗦地叮咛着这样叮咛着那样，我有了好吃的好喝的，也不知道该送给谁去。 

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受着又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住回乡下老家了。今年的夏天太湿太热，每晚被湿热醒来，恍惚里还想着该给我妈的房间换个新空调了。待清醒过来，又宽慰着我妈在乡下的新住处里，应该是清凉的吧。 

三周年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乡下的风俗是要办一场仪式的，我准备着香烛花果，回一趟棣花了。但一回棣花，就要去坟上，现实告诉着我，妈是死了，我在地上，她在地下，阴阳两隔，母子再也难以相见，顿时热泪肆流，长声哭泣啊。 

选自贾平凹散文集《天气》，Pp25-27， 作家出版社，2011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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